
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Vol.25 No.6 2017

手机依赖（mobile phone dependence）是指个体

因为使用手机行为失控，导致其生理、心理及社会功

能明显受损的痴迷状态 [1]。以往研究表明，过度使

用手机将对个体的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。长时间

的手机使用不仅会引起个体颈肩、腰部疼痛 [2]以及

手部功能障碍 [3]等躯体症状，导致个体睡眠质量下

降 [4]，还可能促发交通事故 [5]或行人失足 [6]等意外事

件，削弱个体的学习表现[7]，更有甚者由此引发财政

危机[5]。此外，这类群体还常伴有诸多心理不适，例

如，高度的人际紧张[8]、孤独感[9]、疏离感[10]，压力易感

性[7]以及较低的自尊与认同[5]。

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，手机依赖对个体认知功

能的消极影响逐渐受到关注，认知失败是其中之

一。认知失败（cognitive failure）即基于认知因素，个

体在完成平日生活中能够胜任的简单任务时出现错

误的现象 [11]。例如，走到一个房间却突然发现自己

忘了为什么来到这里。频繁的认知失败常伴随诸多

不良心理特征，如易感无聊 [12]、压力易感性增强 [13]、

自我评价降低[14]等。并且，它还可能引发交通事故
[15]、降低个体工作与学习成效 [16，17] 以及增强拖延行

为[18]等。以往研究显示，网络成瘾的个体在概括推

理能力、解决问题能力、集中注意、持续性注意、抗干

扰和视觉注意等认知功能上均有明显损伤[19]，而认

知功能减弱正是造成认知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。

Hadlington研究发现，过度使用手机会使个体长时

间暴露于大量电磁辐射的环境中，可能导致其工作

记忆容量和注意控制等认知功能的弱化，由此增加

认知失败发生的机率[20]。同时，长时间使用网络会

使个体对网络相关刺激的注意力变得更加敏锐，而

对其他外界事物的注意变得涣散[21]，所以，手机依赖

的个体更容易忽视外部其他刺激，导致频繁的认知

失败。

同时，手机依赖还会使个体产生更多的负性情

绪。过度使用网络的个体会更倾向于注意环境中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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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极信息，他们会对积极信息选择延迟而对消极信

息产生迅速的选择定向，并且，在负性情绪状态下，

这种认知加工态势的消极偏向会得到强化 [22]。

Demirci等人也发现，手机依赖倾向较高的个体常表

现出明显的焦虑情绪和抑郁症状，尤其是在夜晚长

时间使用手机可能会激活个体的情感或生理唤醒，

导致睡眠困难，从而增强焦虑和抑郁情绪[23]。另外，

负性情绪也与认知失败的形成有关。焦虑水平较高

的个体往往对自身的认知能力缺乏自信，这种消极

的自我评价容易导致其在面对压力情景时难以采取

有效的认知策略，从而造成实际任务的表现受损，产

生频繁的认知失败[24]。同时，抑郁会使个体的归纳

推理、加工速度、执行及注意等认知功能下滑，也是

认知失败多发的诱导因子[25]。

综上可见，大学生手机依赖对其认知失败存在

直接影响，并且还可能通过负性情绪间接影响认知

失败，然而以往研究缺乏这方面的探索，同时，有关

手机依赖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其形成的影响因素，对

手机依赖给个体造成的消极后果的实证研究较少，

尤其是对个体认知功能的不良影响。为此，本研究

试图探讨大学生手机依赖、负性情绪与认知失败的

关系，并分析负性情绪的中介作用，以期为日后手机

依赖个体的干预提供一定参考。

1 对象与方法

1.1 对象

以湖北省某高校在校大学生为调查对象，以班

级为单位整群抽样，共发放问卷 2043份，回收有效

问卷 1950 份，有效回收率为 95.45%。其中男生

1121人，女生 829人；大一 739人，大二 693人，大三

518人，年龄为19.14±1.24岁。

1.2 工具

1.2.1 手机依赖指数量表（Mobile Phone Addiction
Index，MPAI） 黄海等人修订 [26]，采用 5点计分（从

“1=一点也不”到“5=总是”），共17个条目，包括失控

性、戒断性、逃避性和低效性四个维度，得分越高表

示手机依赖程度越重。中文版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

度，且适合中国大学生手机依赖问题的研究，本研究

中该量表的Cronbach’s α系数为0.911。
1.2.2 认知失败问卷（Cognitive Failures Question⁃
naire，CFQ） 周扬等人修订 [27]，采用 5点计分（从

“1=从不”到“5=总是”），共 25个条目，包括干扰、记

忆、人际失误、运动协调和人名记忆五个维度，得分

越高则表示认知失败水平越高。该量表中文版具有

良好的信效度，且适合中国大学生认知失败现象的

研究，本研究中Cronbach’s α系数为0.938。
1.2.3 症状自评量表（SCL-90） 王征宇修订[28]，采

用五点计分（从“1=从无”到“5=严重”），共 90个条

目，包括躯体化、强迫、人际敏感、抑郁、焦虑、敌对、

恐怖、偏执、精神病性以及其他等十个维度，得分越

高表示症状越严重。本研究选取焦虑和抑郁分量

表，以反映被试的负性情绪状态，焦虑分量表和抑郁

分量表的Cronbach’s α系数分别为0.825和0.873。
1.3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

参考Podsakoff等人提出的建议，对参与本研究

的所有变量共 65个项目进行未经旋转的主成分因

素分析以检验共同方法偏差[29]。结果显示特征根值

大于1的因子共有10个，且按照降序排列后第一个

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27.16%，未达到 40%的临界

值，因此本研究中不存在显著的共同方法偏差。

1.4 统计处理

运用 SPSS19.0完成均值的差异检验和相关分

析，Amos20.0完成结构方程建模和中介效应检验。

2 结 果

2.1 手机依赖高低分组认知失败与负性情绪比较

将手机依赖得分由高到低排序，分别取首尾各

27%的被试形成高分组和低分组进行差异检验。结

果显示，手机依赖高分组在干扰、记忆、人际失误、运

动协调、人名记忆、认知失败总分、焦虑和抑郁上的

得分都显著高于低分组，详见表1。
表1 手机依赖高低分组在认知失败

及负性情绪上的差异比较（M±SD）

注：*P<0.05，**P<0.01，***P<0.001，下同。

2.2 手机依赖与认知失败、负性情绪的相关分析

相关分析表明，大学生手机依赖与认知失败各

维度分、认知失败总分、焦虑和抑郁得分均呈显著正

相关，详见表2。

干扰

记忆

人际失误

运动协调

人名记忆

认知失败

焦虑

抑郁

手机依赖高分组
(n=552)

29.50±5.43
14.47±3.65
10.81±2.61
7.32±1.92
5.29±1.47

67.40±12.46
17.13±4.55
22.04±6.15

手机依赖低分组
(n=565)

20.92±6.25
9.98±3.66
7.48±2.81
5.11±1.80
3.77±1.50

47.27±14.30
13.02±3.26
16.12±4.14

t
-24.52***
-20.51***
-20.51***
-19.83***
-17.06***
-25.09***
-17.30***
-18.82**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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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 负性情绪在大学生手机依赖与认知失败间的

中介作用分析

以手机依赖为预测变量，以负性情绪为中介变

量，以认知失败为因变量，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理

论假设验证分析，并采用Bootstrap方法抽取2000样
本量，设定 95%置信区间对中介效应进行估计和检

验。模型拟合结果为：χ2/df=10.50，RMSEA=0.07，
GFI=0.96，AGFI=0.93，NFI=0.97，CFI=0.97， IFI=
0.97。其中，χ2/df值易受样本大小的影响，且样本量

较大时容易拒绝假设模型，所以应参考其他拟合指

标来评定模型 [30]，而结果显示，其余拟合指标均良

好，说明数据与建构模型拟合度比较理想，可以接受

该假设模型。结果还表明，大学生手机依赖对负性

情绪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，负性情绪对认知失败的

正向预测作用显著，大学生手机依赖对认知失败的

正向预测作用显著，负性情绪在大学生手机依赖与

认知失败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，中介效应显著，详见

图1。其中，中介效应为0.185，总效应为0.605，中介

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为30.58%。

1
2
3
4
5
6
7
8
9
M±SD

1手机依赖

1.000
0.540**
0.455**
0.467**
0.432**
0.397**
0.540**
0.396**
0.431**

37.97±11.62

2干扰

1.000
0.793**
0.740**
0.707**
0.695**
0.947**
0.506**
0.513**

25.28±6.59

3记忆

1.000
0.702**
0.779**
0.660**
0.912**
0.419**
0.425**

12.16±4.03

4人际失误

1.000
0.618**
0.620**
0.841**
0.483**
0.475**
9.17±2.93

5运动协调

1.000
0.633**
0.828**
0.401**
0.385**
6.21±2.08

6人名记忆

1.000
0.780**
0.383**
0.369**
4.54±1.60

7认知失败

1.000
0.514**
0.513**

57.37±15.36

8焦虑

1.000
0.815**

15.02±4.20

9抑郁

1.000
18.97±5.67

表2 手机依赖与认知失败、负性情绪的相关性（r）

图1 手机依赖、负性情绪和认知失败的中介模型

0.50*** 0.37*** 

0.42*** 

0.83 

0.78 

0.70 

0.62 

0.90 

0.89 

0.81 

0.80 

0.76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认知失败 手机依赖 

负性情绪 

焦虑 抑郁 

失控性 

逃避性 

戒断性 

低效性 

干扰 

记忆 

运动协调 

人际失误 

人名记忆 

0.89 0.91 

3 讨 论

研究结果显示，手机依赖高分组在认知失败和

负性情绪上的得分显著高于手机依赖低分组，手机

依赖与负性情绪、认知失败均呈显著正相关，负性情

绪在大学生手机依赖与认知失败之间起部分中介作

用，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30.58%。

首先，大学生手机依赖对认知失败具有直接的

正向预测作用，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[20]。

注意的超载理论认为个体的心理资源是有限的，对

目标信息的维持取决于可得的心理资源的数量，持

续性注意的失败来源于有限的心理资源[31]。那么，

手机依赖倾向较高的个体将大量的认知资源用于手

机使用时，就会减少理应分配给其他个人活动所需

的资源，因此，他们很难持续关注到除手机之外的外

界环境的变化并对环境中的目标刺激做出正确反

应，就更容易产生认知失败。Hadlington的研究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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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也表明这种紧张的资源竞争和分配不当会导致手

机依赖的个体在对目标任务的注意和执行上造成更

多的错误编码、注意力分散以及分心干扰[20]。并且，

手机依赖的个体往往对自身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评

价较低[32]，而这种负性的自我评价会增强特殊性失

败片段（idiosyncratic failure episodes）的激活作用，导

致个体记忆事件中该部分被优先检索（preferred re⁃
trieval）[33]，所以这类个体面对现实生活事件，尤其是

复杂情景和压力性事件时，较难采取有效的行为措

施去应对，从而产生更高水平的认知失败。可见，手

机依赖倾向越高的个体在日常生活中越可能产生认

知失败，这提示心理健康工作者应重视长期手机使

用对个体认知功能的负面影响。

其次，结果还表明，负性情绪在大学生手机依赖

与认知失败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，也就是说，手机依

赖会通过负性情绪间接影响个体的认知失败。一方

面，手机依赖的个体易形成更多的负性情绪。这可

能是因为手机依赖的个体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

手机使用上，就会减少现实生活中与他人面对面的

沟通和交流，所以他们的社会支持更低。当他们面

对应激事件时，往往会体验到更多的孤独感和无助

感，易体验到更多的负性情绪。另一方面，手机依赖

还可以通过负性情绪间接影响认知失败。过度使用

手机产生的负性情绪，如焦虑及伴有入睡困难的抑

郁情绪，会对个体的睡眠质量造成不良影响，导致个

体出现失眠或在白日活动中表现出疲劳和嗜睡倾

向。研究表明，失眠会严重影响个体的注意和记忆

能力[34]，而白日嗜睡则会削弱个体在日常生活中达

成目标任务时的表现[12]，这些症状会使个体因注意

力分散或是记忆的提取失败产生频繁的认知失败。

而且，焦虑和抑郁的个体通常更关注自我内在的感

受，较难在环境中保持对目标任务的持续性注意[35]，

因此，在对外界环境中的目标刺激做出反应时，这类

个体很容易被内在思考或想法干扰而无法集中于当

前需要完成的任务，会表现出更多认知失败。鉴于

此，对手机依赖个体的心理辅导还需关注过度使用

手机所产生的负性情绪以及它对个体认知失败的影

响，可以考虑通过调节个体的消极情绪来降低其认

知失败水平，从而提高生活质量，减轻手机依赖对个

体的负面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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